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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
———以三亚回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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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作为一种族际交流的方式，它对族群认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当前国内

外学界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目的地，但

是在这种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族群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会被格外强调，

从而影响社区居民的族群认同。本文选择一个不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社区，即海南三

亚回族社区来作为案例地，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文献法等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案例地社

区旅游发展前后的对比研究，发现参与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业、旅游餐饮业等旅游相关

行业使当地居民的族群认同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体现在宗教意识得以强化、传统习俗发生

改变、旅游与传统产业的职业认同有所分化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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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作为一种族际交流方式，旅游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就是游客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和人群中去观光和体验，这其中就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在这
种交流和接触的背后，又代表着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毫无疑问，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
碰撞会对接触双方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主客两边都会发现彼此在价值观念和行为
方式上的种种不同，尤其是当双方来自于两个文化类型迥异的族群时，这种差异会更敏锐
地被感觉到，从而产生对自身族群的再认同问题。而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某一旅游目的
地被外来游客大规模的造访成为常态之后，由于目的地社区居民长期处于与外来族群频繁
而密切的互动中，相对地，游客则是来自五湖四海，地位身份各异，且一般而言在旅游目
的地停留时间较短，旅游活动结束之后又会回到原先熟悉的环境。相比之下，目的地居民
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游客来得持久而剧烈［１］。因而，对于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研究也就成为
旅游对族群认同影响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他们的族群认同会在旅游接触中发生怎样的变
化？不同类型的旅游社区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探究的问题。

　　此外，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手段，旅游开发还会使得许多原本处于落后和封闭
状态的社区及其居民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
水平的提升，是会导致当地居民被全球化、标准化的生活方式所统一，从而丧失了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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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认同？还是反过来加强了他们的族群认同，使其依旧保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传承？寻求
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为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目标。

　　关于旅游对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影响，国外已经有了一些学理上的探讨。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ｅ等［２］将族群特色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划分出三类角色：游客 （Ｔｏｕｒｉｓｔ），
当地人 （Ｔｏｕｒｅｅ）和旅游经纪人 （Ｍｉｄｄｌｅｍａｎ）。游客对当地人的观赏一方面使得当地居
民想脱离这种在别人观察下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得保留一定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以吸引游
客。 而旅游经纪人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营利性非官方组织，一类是政府。营利性非官方
组织对当地族群文化的推介能促进族群认同的加强，而政府出于鼓励或抑制当地社区族群
意识发展的目的，或可能鼓励或可能抑制当地旅游的发展。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３］认为大众旅游重
构了族群认同，一方面旅游发展给目的地带来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当地文化的
发展又因为游客的需要而终止，即所谓的 “博物馆化 （ｍｕｓｅｕｍｉｚｅｄ）”。同时，主流社会
一方面对少数族群的态度由敌视转为欣赏，另一方面只在少数族群将其自身限制在主流社
会认定的他们的 “形象”中方才接纳他们。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４］从情境论的角度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出发，认为旅游促进了新生国家中认同形成的进程以及鼓励多数族群重新评
估他们对少数族群的看法。

　　除了学理探讨，国外学者的几个经典的案例研究尤为深入。Ａｄａｍｓ［５］在对印尼苏拉威
西岛的托六甲人 （Ｔｏｒａｊａ）的研究中发现，为迎合西方游客的需要，当地人将一些在本地
已较为少见的文化元素如传统的船形屋、水牛祭礼等作为旅游吸引物保留下来，但其本身
的族群认同已被抛弃；Ｅｓｍａｎ［６］在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Ｃａｊｕｎ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原
本已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法裔Ｃａｊｕｎ人，受到来自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法语地区游客
对Ｃａｊｕｎ文化强烈兴趣的影响，重又建立了自身对本地文化和族群的认同；Ｐｉｔｃｈｆｏｒｄ［７］在
对威尔士旅游业的研究中发现，受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要求地方自
治的政治运动的双重作用，普通威尔士民众的族群认同意识得到了重新建构和加强。

　　国内关于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影响的研究最初始于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旅游开发初期，学者们更多关注旅游对民族、对社区的消极影响，积极倡导民族传统文化
保护［８，９］。但在旅游对族群认同的作用方面则乐观得多。有学者认为因开发 “民族旅游”
而派生出来的 “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
解决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也有被 “开
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１０］，后者揭示了族群
对旅游开发的积极认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旅游强化了族群认同，至于原因则可能有两方
面。一方面是因为旅游中的社区参与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 “他者”，通过与他者
的对比，社区居民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本族群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族群
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１１］。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需要通过宣
传自身特有的文化要素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旅游形式，“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１２］，“民族旅游是实现族群认同和文化要素复兴的重要手段，可
以实现族群的精神重建”［１３］。

　　综合来看，当前国内外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族群文化为主
要旅游吸引物的目的地社区 （即中国大多数学者所谓的 “民族旅游”）。研究的结论则多倾
向于认为旅游发展、游客对目的地社区当地文化的热衷提升了目的地社区的族群认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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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保存了某些在当地即将消失的文化形式。

　　虽然中外学者就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之前的研究往往将
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视作不分场域、不分对象、不分类型的普遍现象，而忽略了对旅游
影响进行不同强度、不同参与程度的细致区分，没有考虑到旅游地的类型和主客交往的程
度，也没有看到目的地社区自身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因此，在对目的地社区进行研究时，
要首先考虑案例地的自身特点和旅游参与类型，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合适的研究方
法，从而更好地识别出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而在对此前国内外的旅游影响
研究案例地类型进行归类之后发现，此前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以族群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
的目的地社区。在这一旅游类型中，社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受到旅游业影响的，其中即便
有居民未直接参与旅游业，但由于其族群文化中的若干要素出于吸引旅游者的考虑而被反
复宣传和强化，因此，作为族群中一分子，社区居民的认同意识多少会受这些宣传的左
右。而在一个非族群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目的地 （如海滨度假地）则基本就不存在这
类宣传，旅游只是单纯地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并不会对族群原有文化进行刻
意引导，而且族群成员多以个人身份参与旅游业。该类社区的同一族群中存在着参与旅游
业和不参与旅游业的居民之间的区别，通过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就能更好地识别出旅游对
族群认同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就选择了一个不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社区，即海南
三亚回族社区来作为案例地。

　　笔者于２００８年７月和２００９年３月两次进入案例地进行田野调查，历经二十余天，访
谈四十多位各族民众，行业分布包括旅游相关产业、普通村民以及村委会干部、清真寺工
作人员等，通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深度访谈 （主要研究方法，了解被访谈对象主观意识上
的族群认同情况）、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 （了解宏观情况，如回族参与宗教活动
等）、文献法 （利用统计数据来了解当地社区的概况和旅游发展状况以及通过历史资料来
了解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前的情况）等研究方法，完成了相关资料的收集过程，并以此为
基础，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图１　三亚凤凰镇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Ｓａｎｙａ

２　三亚回族社
区的旅游参与

２．１　三亚回族社区概况

　　三亚的回族主要分布在凤
凰镇的回辉和回新两个居民委

员会①，这两个回族社区也是
整个海南省仅有的回族聚居

区。三亚位于三亚市的西南
部，毗邻著名的旅游区 “天涯
海角” （图１），距市中心和凤
凰国际机场都不到１０ｋｍ。国
道公路经过凤凰镇，县道公路
（即凤凰路）从回辉和回新两

①虽然已由村委会改为居委会，但当地居民都习惯以回辉村和回新村称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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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穿过。回辉村现有人口３４７０人，０８年人均收入７５４０元；回新村现有人口３２８７人，０８
年人均收入６６８２元。两村居民的收入在凤凰镇各村中居于最高水平，在三亚市也名列
前茅。

　　三亚的回族先民主要有三个来源：最早的定居者是唐宋时期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蕃
客［１４］，主体部分则是宋元两代从越南占城入居的穆斯林，另外就是随后融入的大陆回族［１５］。

２．２　三亚回族社区的旅游参与

　　传统上，当地回族是以捕鱼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由于收入有限，当地回族的生活一
直处于困顿之中。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的三亚旅游大开发，正好给两个村的回族提
供了一个发挥经商才能、提高整个族群成员生活水平的契机。当地政府也不失时机的提
出，要利用回族善于经商的特点来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１６］。回辉村和回新村优越的地理
和交通条件也方便了三亚回族开展一系列旅游经营活动。目前，回族从事的与旅游相关的
行业主要有如下几类：

２．２．１　旅游商品销售业　作为一座具有热带风情的滨海旅游城市，独具海南特色的岛服
在来三亚的游客中可谓相当受欢迎。而做工优良的水晶、珍珠以及其他旅游工艺品 （如海
螺、红珊瑚等）在市场上也销路甚广。因此，颇具商业头脑的三亚回族就看准商机，纷纷
投身到旅游商品销售这一行业中。据回辉村的居委会蒲主任介绍，三亚回族从１９９０年起
就开始做工艺品生意。目前在三亚回族中，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数是最多的。回新村１２００
个劳动力中，就有５００人左右在各个景点或者凤凰路的旅游工艺品店里从事经营活动，且
基本都是妇女。据笔者２００９年３月的观察，在回辉村的凤凰路沿线就分布有１４家旅游工
艺品批发零售店，在回新村凤凰路沿线也有两家。

　　除了固定的批发和零售点，还有众多的妇女到各大旅游点直接向游客兜售珍珠项链
等。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参与这一活动，收入相当可观。据笔者２００８年７月调查统计来
看，在天涯海角景区内外、在大东海景区广场、在亚龙湾的海底世界，都有数十位回族妇
女在从事经营活动。

　　关于这些旅游工艺品摊点的收入，一位回新居委会的干部认为：“旺季挣得多，淡季
挣得少，旺季一个月有１－２万，自己做老板的，能挣到４－５万。”

２．２．２　旅游运输业　如果说，旅游工艺品行业是由回族妇女占主导的话，那么旅游运输
业就是回族男人的天下。２００９年，两村回族共有各类车辆６００多辆，包括中巴车、面包
车、小轿车等。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三亚的旅游业刚刚起步之时，回族的运输工具还是以
三轮摩托车为主，主要搭载游客从三亚市区前往各个旅游区。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所
使用的交通运输工具也逐步实现了升级换代。１９９４年７月三亚市凤凰国际机场启用后，
他们已经开始大量购进各类小轿车，并基本垄断了凤凰机场通往市区的客运生意。１９９８
年南山寺建成、南海观音开光之后，回族又开起了中巴车，经营从市内鸿港市场途经天涯
海角、西岛一直到南山寺的中巴线路，并占到了这条线路上车辆总数９０％的份额。

　　到了１９９９年，为方便统一管理，两个居委会成立了一家三亚新辉汽车管理有限公司，
帮助车主办理各项业务。目前共有５３辆中巴车挂靠在这个公司，车主每月上交２００－３００
元即可，车的所有权还归车主个人。而在凤凰机场的４００－５００辆回族的出租车也成立了
一个车队，以避免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

２．２．３　旅游餐饮业　如果说那些从事旅游运输业的回族还处在财富积累阶段的话，那
么，部分开办宾馆和饭店的回族就属于已经富裕起来的阶层了。而以目前的数字来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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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业中的富裕阶层的数量已经较多。截至笔者０９年３月第二次调研为止，在回辉村的
凤凰路沿线，共有五家宾馆；而在回新村的凤凰路沿线则有９家饭店，其中８家主打的都
是这里有名的回族鲜鱼汤。

　　问及常来光顾的消费人群的构成时，回新村喜来饭店的老板李女士告诉笔者：“这里
是靠本地客人多一点。我们这边很少拉游客过来消费，偶尔有，也是靠本地的朋友带过来
吃饭。”对此，回民清真老饭店的老板海女士也证实：“大陆和海南的口味有点不太一样，
海南人喜欢吃酸酸的，有点像杨桃那种口味的菜品，因此，到这里来吃的还是海南本地的
居多”。当问到这些饭店的开业时间时，海女士说：“这店开了已经有１０多年了，是这里
最老的回民鱼汤店，我们这家店开了之后，其他店才陆续开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
做各行各业的都有了，像开这种饭店的就有７、８家，都是回族自己开的，不过不是连
锁的。”

３　旅游参与背景下社区居民的族群认同

　　回族作为一个穆斯林族群，伊斯兰教在其族群认同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１７］。研究其
族群认同的变化，关键是要看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是否在旅游参与的背景下有所淡化。因
此，在本研究中，结合回族族群认同的特点和当地社区的现实状况，对族群认同的考察主
要体现在如下几点：宗教信仰，包括清真寺、民居建筑风格的变化，与穆斯林国家间的交
流，阿拉伯语的掌握程度；生活习俗，包括做礼拜的频率、烟酒等禁忌的恪守；族群内部
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等。

　　通过参与旅游业，三亚回族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使他们更有能
力和意愿来表达自身的宗教信仰；旅游业带来的对外交往增多，也改变了当地以往的一些
习俗和观念。不过，由于存在参与机会上的差异，在族群内部形成了参与旅游和不参与旅
游的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使得原本团结的族群在内部归属感和凝聚力上有所改变。

３．１　 宗教意识得以强化

　　伊斯兰教在回族的族群认同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的回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之所
以能够将众多来源不同、语言不通的中亚诸民族整合在一起，共同的伊斯兰信仰无疑起到
了维系族群存续的关键作用［１８］。而作为一个孤悬在海南岛最南端、与大陆回族同胞相隔
甚远且近千年来一直处于其他民族包围之下的回族社区，宗教信仰的坚定是其延续至今的
最重要原因。“宗教对加强族群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族群的
聚合剂。”［１８］因此，要想考察三亚回族的族群认同变化，首先就应该分析在旅游发展前后
他们宗教意识的变化。

３．１．１　赴麦加朝觐者逐渐增多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概括于 “清真言”中，即 “万物非
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钦使。”具体说，穆斯林信仰包含以下六大要素 （即六大
信仰）：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前定、信末日审判。伊斯兰教规定，每个
成年的穆斯林，除了具有表现在内心世界的上述六大信仰外，还必须履行表现在行动方面
的五大功修，即 “认、礼、斋、课、朝”①，简称 “五功”。其中 “五功”中的最后一项就
是 “朝功”，即每个穆斯林如果条件允许，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的克尔白天房朝觐一次。
因此，对于三亚回族来说，有生之年，能前往麦加朝觐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是一种应尽

①念作证词、礼拜、斋月斋戒、缴纳天课、朝觐天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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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但是，前往麦加朝觐的费用不菲，一位在清真北寺当过六年教长的杨子华先生就
告诉笔者，每去一趟所需费用大约是人民币三万元。这对于在旅游发展前仅靠打鱼种菜为
生、收入微薄的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因此，１９９０年以前，三亚回族中去过麦
加的人屈指可数；１９９０年之后，个别通过从事旅游先富起来的居民开始能够承担起这个
费用，因而每年都有几人去朝圣；到了２０００年之后，随着回族收入的普遍大幅度增长，
三亚回族中想去麦加且有能力承担费用的人数激增。像杨子华先生自己现在就开了一家水
晶珠宝店，年收入超过了五六万元，承担一次朝觐的花费绰绰有余。但也正因为居民的收
入都提高了，想去的人又多，相对于有限的名额，竞争就显得异常激烈，以至于连曾贵为
六大清真寺教长之一的杨先生都没有如愿。“希望今年能去吧，等了这么几年，估计今年
差不多了。”杨子华教长这样向笔者透露道。

　　尽管花费不菲且竞争激烈，但对于那些还没有去过麦加的普通回族居民来说，他们对
此还是抱持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去麦加，去那个所有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地朝觐。回
新村一位经营回民鱼汤店的杨老板就对笔者表示： “以后肯定要去，有能力的话一定去。
去麦加需要足够的资金，还有一颗虔诚的心。”当然，不用说，旅游餐饮业经营上的成功
给了他这样十足的底气。

图２　当地回族住宅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ｌ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Ｈｕｉ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３．１．２　社区内民居建筑日渐具有
阿拉伯风格　大量人员赴麦加朝觐
及海外留学给当地社区带来的一个

显著变化就是居民住宅风格的转

变。三亚回族的住宅是这两个回族
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富丽堂皇且
美观雅致，既展示着这里回族人的
富裕，又渗透着浓郁的阿拉伯风
情。不过以前的回族住宅并不是这
样。过去的回民住宅基本是徽派风
格为主，从现在仅剩的少数几户未
改建的民居看，都是黑瓦白墙，每

图３　当地汉族住宅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ｌ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Ｈ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条瓦脊都高高堆起，前后左右均不
留瓦沿，两扇稍凸出小码垛，瓦沿
下白墙画有黑线图案，虽经多年风
雨侵蚀但仍黑白分明，墙角披层多
挂满藤蔓，透着古典中国的文化气
息。如今，通过旅游致富的回族纷
纷把旧有平房改建成新式楼房，建
筑风格也从传统中国式转变成东西

合璧式。这些新建的楼房从色调看
有金黄色的，有淡黄色的，有深蓝
色的，也有浅蓝色的，还有绿白相
间的。从结构上看有空塔尖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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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圆顶，有支架型结构顶，非常美观，其屋檐都用琉璃瓦装饰，外墙多用马赛克或彩
瓷，也有的用仿古瓷。门、窗都明显带有阿拉伯风格。（回汉建筑风格对比见图２，图３）

　　据回新村喜来饭店的老板李女士介绍，建筑风格的转变是由于两个村的回族在中东国
家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那里不仅仅学习宗教理论，也受到了各种中东建筑风格的熏
陶。回国之后，他们就照着那种风格改建自家住宅，其他村民也有样学样，像她们家的楼
房也造成了阿拉伯风格。

　　除了建筑风格的改变，每户回族居民家门头还都饰有阿拉伯文横匾，多为 “平安”或
“真主独一”之意，或者直接写有中文的 “主恩常念”、“认主独一”等显示他们虔诚信仰
的文字。

３．１．３　清真寺得到良好维护并承担文化教育功能　作为回族社区宗教生活的核心，清真
寺的改扩建工程也受到了富裕起来的回族居民的重视。他们把重建清真寺视为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的头等大事摆上议事日程，各个家庭踊跃捐款，并争取到了部分海内外穆斯林团体
的赞助，先后扩建、新建了回辉村的清真古寺 （１９８７年）、清真西寺 （１９９７年）、清真北
寺 （１９９３年）、清真东寺 （１９９５年）；回新村的南开清真寺 （１９９０年）、清真南寺 （１９９５
年）。

　　与民居风格的变迁相对应、伊斯兰化相对应，扩建和新建后的清真寺在建筑风格上也
开始转变。据德国人史图博１９３１年在 《海南岛民族志》中的记载［１５］，以前的清真寺，全
部都是汉式风格的建筑物。而现在的清真寺，除了主体礼拜大殿建于建国前的清真西寺是
中国宫殿式风格外，其余几座无论是改建的还是新建的，其礼拜大殿和一些附属建筑均呈
现阿拉伯风格，或是拱北造型，或是尖顶结构。

　　为使回族传统文化代代发扬下去，三亚回族还坚持向年青一代普及宗教文化知识，在
各个清真寺开办经堂教育，利用空闲时间，向青少年讲授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和教规礼
仪。近年来，为了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方便广大群众更好的学习古兰经并更方便与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进行交流，三亚回族在当地开办了三座阿拉伯语学校，分别设在清真北
寺、清真南寺和南开清真寺。招收的学生不光有本地回族，还有其他省份来的穆斯林。任
教的老师全部是留学归来的，按照正规学校的课时安排进行授课。对于工作繁忙的人士，
则设有回族夜校；对于中小学生，则有暑期学校。总而言之，只要想学，三亚的回族都能
在本社区内获得良好的宗教教育及语言教育。

　　关于三亚回族对宗教的虔诚，回新村一位居委会干部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性阐
述：“我们这里可是很虔诚的。我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那是一定的，没有怀疑的那种。”见
多识广、曾游历国内各穆斯林聚居区的杨子华教长也认为：“跟内地的回族相比，这里的
伊斯兰教氛围更浓一点。”甚至对于三亚回族的虔诚信仰，外来的不少回族也表示了他们
的敬意。一位来自西北甘肃回族区、在此经营拉面馆的马先生就说：“这里回族的精神状
态很好，比我们那里都要好。”可见旅游致富并没有影响到三亚回族的虔诚信仰和对自身
族群的认同，相反地，由于手头宽裕了，他们能够通过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民族
信仰。

３．２　 传统习俗发生改变
３．２．１　妇女地位提升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回族妇女是不应该出来抛头露面的。在三亚
回族传统社会里，对于妇女的性别角色的区分很严格。在社会上，妇女的交际活动受到严
格限制，未经许可，不能与男子和其他人接触。这种限制，在女性未出嫁前主要由父母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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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嫁后则改由丈夫实行。可以说，在社会工作活动场所，是没有妇女的身影的，社会
生产活动大多由男子进行。回族妇女多局限在家庭事务中，负责生育抚养小孩、做饭、种
菜、打理家务等事项。参加集体宗教活动，基本上没有妇女的份，念经、做礼拜都是在家
里做，不能到清真寺做。

　　妇女参与旅游业，尤其是旅游商品销售这一行业，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社会分工的传
统。由于经营活动的需要，许多回族妇女每天天没亮就离开家，到各市场各旅游景点做生
意，直到傍晚才回来。家庭中的各项家务事项交由有空余时间的老人、丈夫、年龄稍大的
孩子处理。若家中没老人或其他人没空做这些事，则请保姆来完成。而随着妇女经济收入
的不断增加，家庭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妇女，妇女对家庭事务的发言权也相应增加。
对此变化，回族男性也予以认可。回新村的蒲先生坦然地说： “现在家里主要依靠老婆，
她提个篮子出去卖工艺品，临出门给我２０元钱，交待我买菜、煮饭。这很正常”［１９］。

３．２．２　能婚习俗有所变化　三亚回族历史上的婚俗特点有三：择偶上父母的意见起着决
定性作用；婚礼按照伊斯兰教仪式举行，由阿訇主持与证婚；严禁跟其他民族通婚：“不
与民为婚，人亦无与婚”。德国人史图博在 《海南岛民族志》也佐证到 “这些伊斯兰教徒，
当然是不与其他宗教的汉族妇女通婚的”［１５］。

　　如今，不与异族通婚这一点已经有所改变。对方无论男女，只要信仰伊斯兰教，结婚
时按照教义进行洗礼，取个教名，婚后遵守该教各项习俗和教规，按时参拜即可。对此，
村民也表示可以接受。目前，两个村都有与外族通婚的案例，加起来共有近五十例，以在
做生意时认识的为多，对方既有三亚本地的，也有外地的。笔者访谈的一位大妈就表示：
“我有个大女儿嫁给山东的汉族了，我和我丈夫也没有干涉，随便她了，但是女婿入了教。
他们对我很孝顺，也经常来看我。”

３．２．３　做礼拜的频率有所下降　旅游参与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做礼拜频率的减少。
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穆斯林每天需要五次礼拜，分别是 “辰礼”（天亮后日出前举行）、
“响礼”（午后一时左右举行）、“脯礼”（下午五六时举行）、“昏礼”（日落后举行）、“宵
礼”（睡前举行），每周五还要行 “主麻拜”。但是囿于所从事工作性质的限制，很多妇女
需要从早到晚都呆在旅游点做生意，男人们白天则都在从事运输工作，因此，做礼拜的频
率比以前大大降低。

　　据清真北寺的杨子华教长说，现在每天循规蹈矩按照教义去清真寺做五次礼拜的基本
只有老人，每周五 “主麻拜”时人数会多一点，很多在三亚市内做生意的回族都会赶来村
里清真寺做礼拜，以尽到一个穆斯林的职责。

　　关于村民做礼拜的频率，笔者询问了回辉村的李先生。他说：“我们规定是每天做五
次，但很多人很少做五次。五次的也有，但大部分是老人，他们没什么事。我们村一向都
是这样，老人和４０多岁以上的都是五次的。年轻人都是有点懒的，工作的，开车的，都
是做不了的。”笔者又问他跟以前相比如何，他回答：“以前大部分能做到五次的，９０％以
上这样。现在就只有３０％了，剩下７０％也就弄弄样子。”对此，回辉村蒲先生也证明了这
一点，“我一个礼拜做两次。实际上应该一天做五次。老人做的比较多，年轻人都不是。
……以前的话，都比较积极，现在有工作，都要到外面去做生意。”可见，尽管回族居民
主观上宗教意识较强，但客观上由于时间原因而礼拜频率仍有所下降。

３．３　职业认同出现分化

　　因为旅游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村民广泛从事非农产业。村民大多认为生活水平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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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提高，在外人眼里已然步入小康。一位跑出租车的先生就这样告诉笔者：“这里村民的
收入早已小康水平。”年入数万的杨教长也认为 “村里人的经济状况不错，连修的房子一
般都有二、三十万。”

　　尽管从事旅游经营使得许多回族摆脱了原有的一穷二白的状态，步入了小康甚至富裕
阶层。但对于部分仍在从事传统职业的村民，比如捕鱼、种菜者而言，生活并不是那么乐
观。甚至由于旅游开发的缘故，不少原本以种地为生的农民的土地被征用，生活一下子失
去了来源，几近沦为无业状态。由于发展海滩度假旅游的需要，渔民的作业范围也受到很
大限制。回辉村一位打鱼的蒲师傅诉苦道：“我们一直在海边抓鱼。以前打鱼打得多，现
在因为大船很多，所以一天只有几十斤，只能卖到一两百块钱，生活很艰难了，以前一天
有一两万斤。……我们抓鱼都三百年了，现在宾馆开发旅游业，把海都围起来了，鱼都不
好打了。”传统渔业面临困境，渔民的职业认同也明显弱化。

　　总体而言，旅游发展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
多元的就业渠道。但不同职业的居民对于自身的职业认同产生了分化，阶层意识开始
萌生。

４　结论与讨论

　　旅游作为一种族际交流的方式，它对族群认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尤其是作
为大众旅游兴起之后被不同族群背景的游客频繁造访的目的地社区，其居民的族群认同变
化更是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由于是以
其特有的族群文化来作为旅游吸引物，其族群文化中最能体现其族群特点的部分 （如某些
宗教仪式、手工艺品、歌舞表演等）被变作旅游商品向游客出售［２］，为了保证经济利益的
更好实现，这些文化形式必然会被不断的强化和宣传，从而唤醒原本已经淡漠或者消逝的
族群认同，可以这样说，在这一类型旅游目的地社区中，旅游起到了强化族群认同的
作用。

　　与其他学者选择的案例地类型不同，本案例地由于是一个海滨度假旅游地，而不是一
个 “民族旅游”社区，居民从事的职业与那些需要靠 “销售”自身族群文化来吸引游客的
行业无关 （如民俗表演、文化符号展示等），因此，社区居民族群认同变化产生的原因来
自于旅游参与后收入的增加和旅游发展带来的与外界的频繁接触。

　　三亚回族社区居民从事的旅游相关职业主要有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业、旅游餐饮
业等，社区本身或者说族群本身的特有文化要素并不是旅游吸引物，居民参与旅游的场所
也基本上与居住地分离。具体而言，三亚回族中的妇女主要在各景区和凤凰路道路两旁从
事旅游工艺品销售，男性主要从事旅游交通运输，一些资金积累较为雄厚的居民则开办有
旅游宾馆和饭店。

　　旅游对不以自己的族群文化为吸引物的三亚回族社区的族群认同产生了一定影响，具
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宗教意识得到强化。通过参与旅游商品销售、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等，居
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也使得更多的居民能够有机会、有能力表达自身的宗教意识，将自家
住宅和清真寺修得更大、更阿拉伯化。

　　第二，传统文化习俗发生改变。传统的三亚回族社区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社会，严格
恪守宗教礼仪，不与外族通婚，妇女社会地位较低。旅游发展带来的与外界接触增多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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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统习俗发生了改变，通婚禁忌被打破，旅游参与使妇女地位也得到提升，大部分居民
做礼拜的频率则有所下降。

　　第三，职业认同出现分化。三亚回族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旅游业成为其核
心产业，因而从事旅游服务业也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的职业选择。但旅游从业者，尤其是从
中获取丰厚利润的居民，他们对于所从事职业产生高度认同，对于自身也具有极大的自
信。而那些依然从事传统渔业和农业的居民，因为生存空间日渐狭窄而其职业认同也日渐
淡化。

　　不过，值得探讨的是，在本案例中，由于研究的对象———三亚回族，是一个信仰伊斯
兰教这一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宗教的族群，其强烈的宗教意识始终在其族群认同变化的过程
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如果撇除这一强烈的宗教因素，在一个宗教意识不强，或者没有宗
教信仰的族群，其族群认同在受到旅游影响后，会如何变化？会否不同于三亚回族？是否
会有新的表现方式？这些问题都值得通过在后续的研究中寻找新的案例地来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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